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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重读霍夫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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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重读霍夫曼，可以对他产生新的认识。他的“双重 

人格”的主题值得进一步解读，这其中包括：体现了浪漫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任务 

是再现人的精神内容，而否定艺术模仿论赋予模仿以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意义的观点；在 

理论上有德国浪漫主义幻想的“离魂说”作为支持；双重人格使个人身上失去个性，在活人 

身上失去生命和灵魂，这是双重人格给他的原型带来的最大灾难。作为“纯粹的浪漫主义 

者”：霍夫曼的艺术创作中实现多种艺术的综合，体现了浪漫主义美学强调各种艺术的相 

互渗透；他的长篇小说采用片段的方式进行叙述，这是浪漫主义艺术批评与以往的艺术批 

评在形式上的最大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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丹麦文学理论家勃兰兑斯在《19世纪文学主流》第2分册《德国的浪漫派》中把德国浪漫主义者 

霍夫曼(Ernst Theodor Amadeus Hoffmann，l776—1822)称为“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在浪漫主义者 

中，没有人像霍夫曼那样对艺术作了广泛的涉猎，并在不同的艺术领域内作出如此卓越的建树。他 

是19世纪杰出的小说家，又是著名的音乐评论家、作曲家和指挥家，会弹钢琴，还学习和创作过绘 

画。他为许多大厅画过壁画，为室内画过彩色画，为图书馆装饰过青铜头部浮雕，他还画过很多漫 

画。在德国南方城市班贝格的剧院工作时，他不仅作曲和画布景，而且完全成为戏剧家。他形成了 

戏剧理论，试图改造舞台，他写于1819年的对话《一位剧院经理的异常忧虑》预测到未来戏剧发展的 

某些原则。离开班贝格后，他应邀担任一座剧院的导演。霍夫曼很早就对音乐着迷，为了表示对心 

目中的神——莫扎特的崇敬，他于1809年在自己的两个名字后面又添加了莫扎特的名字阿玛迪斯 

(Amadeus)。他的一位传记作者这样描绘他在华沙的工作：他在森林中画画，在颜料罐中蘸着画笔， 

工作间隙唱着匈牙利歌曲或者意大利歌曲。 

多才多艺的艺术家是早期浪漫主义者的理想，他们批评艺术分裂为各种独立的领域。而霍夫曼 

正是集众多艺术才能于一身，他同时是文学家，作曲家，画家，指挥家，导演，音乐批评家和戏剧家。 

在音乐批评领域，霍夫曼预见到舒曼的诗意。瓦格纳则把自己基本的音乐思想归功于霍夫曼。在这 

种意义上称霍夫曼为“纯粹的浪漫主义者”并非枉然。在浪漫主义美学的语境中重读霍夫曼，我们对 

他会有新的认识。 

一

、“双重人格"的主题 

对于霍夫曼的小说，历来评价最多的是“双重人格”的主题。他的小说运用幻觉和想象的手法刻 

画性格的分裂。浪漫主义者认为文学艺术的基本任务是再现人的精神内容，而艺术模仿论的错误在 

于赋予模仿以第一位的、决定性的意义，实际上模仿只是表现精神的一种手段，它服从表现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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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浪漫主义创作中，一些人物身上的“自我意识的本质就是自我二重化”，“自我不过是罩在 

另一个假面上的假面”。人物能够脱离自己，像旁观者一样观察自己。这就是所谓浪漫主义幻想的 

离魂说。它首先出现在让·保尔的《再生父母——陪审官》中，也出现在克莱斯特的《安菲特瑞翁》、阿 

尼姆的《两个瓦尔德玛尔》、沙米索的《幻象》和布伦坦诺的《不止一个韦米勒》中，而几乎贯串着霍夫 

曼的全部小说。在他的笔下，甚至狗也看到自身的二重化。《狗柏尔甘扎新近的奇遇》描述道，一只叫 

做柏尔甘扎的狗意识到自己统一生命的分解。“有时我当真看见自己躺在自己面前，像另一个柏尔甘 

扎，这另一个柏尔甘扎也还是我；我——柏尔甘扎看见另一个柏尔甘扎被巫婆所虐待，于是我向他唁 

唁狂吠起来。”nn 这种人物性格的二重化在霍夫曼的《魔鬼的万灵药》中达到了顶点。⋯ 

《魔鬼的万灵药》写于1815—1816年，是霍夫曼文学创作初期的作品，也是德国最重要的哥特式 

小说。在前浪漫主义美学中，“哥特式的”(gothic)一词得到特别广泛的运用。在启蒙运动时代，“哥 

特式的”是“野蛮的”(barbarous)的同义词。哥特人作为日尔曼部落集团于公元3世纪居住在黑海北 

岸。哥特式建筑是12世纪中期到16世纪在欧洲流行的建筑风格，它取代了过去的罗马式。其特点 

是高大精致的尖塔、尖拱窗和拱形大门、曲身的雕像、繁复的装饰，这些给人造成耸立上腾的感觉。 

新古典主义者视哥特式建筑为野蛮艺术，把它与古典主义建筑相对立。英国艾迪生(Joseph Addi． 

son，1672—1719)在他主编的《旁观者》日刊(171 1年第160期)上发表文章比较了罗马的巴特农神庙 

和哥特式教堂，他指出哥特式教堂在体量上比巴特农神庙大好几倍，然而它对人产生的印象却比巴 

特农神庙小得多，原因在于它的“渺小的”风格 ]。 

然而前浪漫主义者对哥特式建筑情有独钟。英国前浪漫主义诗人格雷(Thomas Gray，1716— 

1771年寄自法国和意大利的书简以及研究著作《诺曼底建筑》表明了对哥特式建筑的兴趣。格雷的 

同学、英国作家华尔浦尔(Horace Walpole，1717—1797)在伦敦附近把自己的住宅筑成哥特式城堡。 

华尔浦尔还是哥特小说的开创者，他的中篇小说《奥特朗托堡》(1765)是英国第一部哥特小说。所谓 

哥特小说，指 18世纪末期在英国流行的一种小说，它描写恐怖、暴力、神怪，以及对中世纪的向往。 

除了哥特小说外，“哥特式的”一词还用来评价其他文学现象。英国诗人、新古典主义者蒲柏(Alexan． 

der Pope，1688—1744)把莎士比亚的创作贬义地比作“哥特式的总汇”。然而，稍晚于蒲柏的休德(R． 

Hurd)却运用这个比拟赞扬16世纪英国诗人斯宾塞(Edmund Spenser，1552—1599)的“哥特式”诗 

歌。“哥特式的”和“古典主义的”作为两种创作原则的对立，预示了以后“浪漫主义的”和“古典主义 

的”的对立。 

霍夫曼不隐讳《魔鬼的万灵药》和欧洲最著名的哥特式小说之一、英国小说家和戏剧家刘易斯 

(Matthew Gregory Lewis，1775—1818)的《安布罗西奥》(又名僧人)的联系。《僧人》于1795年问世，以 

描写诡奇的情节和病态心理见长，它早已在德国流行。《魔鬼的万灵药》中女主人公奥蕾丽和男主人 

公梅达杜斯相识初期，奥蕾丽读到一本书，它的内容和奥蕾丽自身的经历惊人地相似，这本书就是从 

英语翻译过来的《僧人》。奥蕾丽的命运和《僧人》中的女主人公相类似，而梅达杜斯是德国南部修道 

院的修道士，这也与《僧人》中的男主人公的身份相吻合，后者是西班牙一个修道院的修道士。 

在一个修道院里藏着一瓶密封的魔鬼的万灵药，这种灵药具有不可思议的作用。修道士梅达杜 

斯喝了瓶中的药，产生了一切凡俗的欲望，女人们爱上了他，他尽情享受感官的快乐，暴露出身上潜 

藏的邪恶的一面。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他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罪行，甚至谋杀。他常常为自己的 

罪恶痛心疾首，然而他受到魔药的控制，疯狂地追求享乐而不能自拔。后来他被告发了，进了监狱。 

深夜寂静的时候，他听到地下传来他自己的声音。地上的石板被掀开了，他自己的面孔戴着修道士 

帽凝视着他。这第二个梅达杜斯——一个疯修道士就是他的“同貌人”，疯修道士如实招供了自己的 

罪行，被判了死刑。 

梅达杜斯被释放了，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即将来临，他就要和他的情人奥蕾丽结婚。在婚礼 

正要举行的时候，疯修道士的囚车从街上走过。疯修道士闪闪发光的眼睛可怕地盯视着梅达杜斯， 

还大笑喊着。梅达杜斯冲到街上，把他的“同貌人”从囚车上拖下来，两人左冲右突，逃进树林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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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 i。 

怎样理解《魔鬼的万灵药》呢?勃兰兑斯认为，“直到全书完结，还是不明白这些事件的真正意 

义，不明白这些情节的伦理性质，奇思怪想在这里把人格分解得一千二净。”⋯ 然而，有的研究者(如 

别尔科夫斯基)指出，这部小说的特殊力量在于，它所描述的宇宙的恶处处存在，甚至存在于修道院 

中，如果连修道院都不能够幸免，那么还有什么地方能够避免呢?这表明恶已经渗透到整个现代生 

活中，渗透到普通的家庭和舒适的家庭，渗透到贵族家庭和王室家庭，控制了一切人，包括有文化的 

人和没有文化的人。霍夫曼描述了罪恶从一代传给另一代的家族史，他不像左拉那样仅仅描述祖先 

的血缘和生物学状态，而描述了人们的行为和行为方式。 

在《魔鬼的万灵药》中我们处处见到锁栓和栅栏，修道院栅栏转换成监狱栅栏，监狱栅栏转换成 

医院栅栏，医院栅栏重新转换成修道院栅栏。而门窗堵塞，没有通道。人们仿佛被拘禁着，彼此由监 

狱的墙壁或医院的墙壁隔离开来，体验到一种压迫。没有友善，而有各种各样的敌人，主流的生活原 

则是撕裂、丑恶、犯罪和凶杀。 

梅达杜斯在精神和肉体上先天条件都很好，然而他感到生活太逼仄，他无法安于锁栓和栅栏内 

的生活。喝了万灵药后他向往尘世的欢乐，逃出了修道院，成为像狼一样的利己主义者。他发现一 

个男青年、维克多林伯爵睡在悬崖旁边的树林里，多少有点偶然，他把维克多林推下悬崖。他利用自 

己和维克多林惊人的相似，并以此人的名义和此人的情人、男爵夫人发生性关系，男爵夫人浑然不 

觉。梅达杜斯自言自语地说：“维克多林同男爵夫人所发生的暖昧关系落到了我头上，因为我又是维 

克多林。我是我表面上的那个人，我表面上却不是我真正的自己；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解不开的谜， 

我竟同我的自我发生龃龉。”男爵夫人只是梅达杜斯偶然的情人，然而他尽量地榨取她，使她对他的 

感情达到极限，超过极限。梅达杜斯本身就是一种恶。 
一 般研究著作都把“疯修道士”当作梅达杜斯的双重人格的“同貌人”。其实，维克多林伯爵更是 

第二个梅达杜斯幢 。第二个梅达杜斯甚至有第一个梅达杜斯所习惯的棕色长袍。有时两个梅达杜 

斯会一起出现，一个使另一个困惑。小说对这种双重人格作了解释l梅达杜斯和维克多林原来是亲 

兄弟。然而，问题的实质不在于第二个梅达杜斯的脸庞和身体与第一个梅达杜斯非常相似。双重人 

格不是身体的问题，而是心理学的问题。两个梅达杜斯的相似产生于内心的吻合，第二个梅达杜斯 

来自第一个梅达杜斯的心灵。第二个梅达杜斯是第一个梅达杜斯被张扬的秘密，意外地向世人彰显 

的秘密。第一个梅达杜斯内心有阴暗、罪恶、暴虐的一面，第二个梅达杜斯就是这一面的体现。 

人的这种第二性的、阴暗的面貌符合浪漫主义戏剧的潜台词。双重人格就是潜台词的人。和戏 

剧中的情况不同，在浪漫主义小说中双重人格以另外的方式表现出来。潜台词的人不仅通过他所依 

附的现实的人变得清晰起来，而且他走到前台，和现实的人相并立，成为同样的现实的人，甚至同现 

实的人相互竞争和易位。也就是说，影子仍从内心世界的影子中走了出来，成为独立的人物和性 

格。第二个梅达杜斯在其存在上并不逊于第一个梅达都斯。《魔鬼的万灵药》中两个梅达杜斯的存在 

给读者留下了最难忘的印象，双重人格的主题在欧洲文学中有许多继承者。 

霍夫曼关于双重人格的主题最早出现在他的短篇小说《金罐》(1814年)中。《金罐》是霍夫曼最重 

要的小说之一。在这篇小说中，每个人都被安排在一定的等级结构中，官阶、地位、收人决定了人们 

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维罗尼卡是一位可爱的、勇敢的小姐，她沉湎于幻想，希望成为高官的妻 

子。她敢于在暴风雨的夜晚穿过空无一人的十字路口，以推测谁是自己的未婚夫。无论他是谁，只 

要高官就行。年轻的大学生安塞尔姆成为一名高官，维罗尼卡成为他的妻子，他们在高级街区租了 
一 套华美的住宅。维罗尼卡戴着时髦的帽子，批着新的土耳其披肩，这些穿戴和她相得益彰。她身 

着雅致的便服在阳台上早餐。穿着讲究的路人纷纷驻足抬头观望，她听到他们对她的赞叹。早晨外 

出办事的安塞尔姆回来了。他看了看家中报时的金钟，给它上了发条。他笑了笑，从口袋里掏出做 

工精致的名贵耳环，给维罗尼卡戴上。维罗尼卡奔向镜子，端详她戴耳环的模样。 

过了几个月，安塞尔姆不再是高官了，书记员基尔布兰德从下级官员升为高官。一个冬日，尽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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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基尔布兰德依然轻装、手持花束出现在维罗尼卡的命名宴会上。他向维罗尼卡献上一个纸包， 

里面是闪闪发光的、无比美丽的耳环。又过去了几个月。维罗尼卡成为基尔布兰德的太太，她坐在 

早已期待的街区的早已期待的住宅的阳台上。路过的年轻人通过带柄的眼镜看着她，啧啧称赞。 

在这里，基尔布兰德是安塞尔姆的“同貌人”，或者说是双重人格。他们相互替代，扮演同一个未 

婚夫或丈夫的角色。尽管安塞尔姆风度翩翩，而基尔布兰德枯燥缺乏味，不过这并不重要，唯一重要 

的是，无论谁当丈夫，必须有高官的头衔。维罗尼卡从一个人的怀抱投入另一个人的怀抱，虽然丈夫 

的人选改变了，然而高官的身份没有变。只要财产、地位能够保留，那么，一个人完全可以换成另一 

个人。维罗尼卡同一个高官结婚的场面也是同另一个高官结婚的场面的复制，这两位高官向自己的 

妻子或未婚妻赠送的都是耳环。对霍夫曼来说，“双重人格”的术语不完全是准确的：维罗尼卡不仅 

可以用基尔布兰德来替换安塞尔姆，她也可以用其他一些人、甚至成百上千的人来替换安塞尔姆。 

本质不在于“双重”，而在于个性的唯一性的消解口 。。如果能够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等量齐观，那么 

为什么不能够把他和更多的人等量齐观呢?只要出现双重人格，个性就不再存在了。双重人格就是 

在个人身上失去个性，在活人身上失去生命和灵魂。这是双重人格给他的原型带来的最大的灾难。 

二、“纯粹的浪漫主义者’’ 

浪漫主义者强调各种艺术的相互渗透。他们认为，现实存在具有共同的基础，艺术应该表现这 

种基础，因此，不同的艺术具有共同性。霍夫曼写道：“诗人和作曲家是同一个家族的成员。”b 浪漫 

主义者反对在各种艺术之间划分不可逾越的鸿沟，批评新古典主义美学机械的艺术分类，力图揭示 

各种艺术的相互影响。当然，他们同时欣赏每种艺术不可重复的特征，积极评价各种艺术专门的表 

现手段。 

既然各种艺术具有共同性，那么，在保持它们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可以实现各种艺术的综合。在 

霍夫曼的创作中就体现了文学同音乐和绘画的融合。例如，在他的小说中对象的具体性被描绘得特 

别明显，这来自他的绘画思维。他在描绘人的外貌、服装、住宅和周围环境时，仿佛在讲述一幅画面， 

同时又忠实于文学所特有的艺术性。他所描绘的某些文学画面具有现实的原型。他在小说《箍桶匠 

马丁》中关于作坊劳动的描绘，和德国画家科尔贝的绘画《箍桶作坊》准确地吻合。他的第一部短篇 

小说集《卡罗特式的幻想篇》的标题就表明了自己的作品和17世纪初期法国画家卡罗特的创作的接 

近∞ 韶 蚪。他不仅强调了文学和绘画这两种艺术的接近，而且指出绘画是文学的形象性的源泉之一。 

《卡罗特式的幻想篇》中的大部分作品都反映了作者从事音乐活动的经历，不仅如此，音乐也成为 

霍夫曼的其他文学创作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可以说，他的著名的小说集《谢皮拉翁兄弟》是按照音乐 

组曲的原则构建的，而在他的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中可以看到奏鸣曲的特点 。。 

当然，这种类比是有条件的，并不是在字面涵义上谈论文学作品的音乐形式，而仅仅是指某种倾向。 

此外，文学和音乐的这种联系并不是一切浪漫主义者所特有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作家霍夫曼非凡 

的音乐天赋的结果。然而，它对于浪漫主义是典型的，它是各种艺术相互影响的总倾向的局部表现。 

因此，不难理解霍夫曼的文学创作特别受到音乐家的青睐，纷纷被改编为音乐作品的原因。柴 

可夫斯基的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根据他的童话《胡桃夹子和老鼠王》改编，法国作曲家德利布的芭蕾 

舞剧《葛蓓莉娅》根据他的短篇小说《睡魔》改编，欣德米特的歌剧《卡地雅克》根据他的小说《斯居德 

丽小姐》改编，意大利作曲家马利皮耶罗的歌剧《卡罗特的幻想》根据他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卡罗特 

式的幻想篇》中的部分故事改编。霍夫曼的生平则被法国作曲家奥芬巴赫(Jacques Offenbach， 

1819—1880)改编为歌剧《霍夫曼的故事》，这部充满魔幻色彩的作品自从1881年上演后，一直在歌 

剧舞台上盛演不衰，特别是其中的《船歌》更是脍炙人口。 

各种艺术可以相互综合，知觉艺术的不同感官也可以相互适应、交融，人的各种感性知觉具有相 

似性。霍夫曼在《卡罗特式的幻想篇》中写道：“音乐家说，色彩、气味和光线作为音响呈现在他面前， 

他在它们的结合中看到奇异的音乐会。他这样说并不是空泛的形象和寓意。就像一位机敏的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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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家所说的那样，听力是内在的视力，而对于音乐家来说，视力是内在的听力，是对音乐最隐秘的认 

识。音乐按照音乐家精神的运动而颤动，只在被他的眼睛看到的地方鸣响。”[3]， 

浪漫主义者认为，音乐是浪漫主义精神的最高表现，艺术的综合应该围绕它展开。霍夫曼赞同 

谢林关于宇宙的泛音乐性、音乐中含有隐匿在宇宙深处的奥秘的说法，他写道：“我还是小孩子时，第 
一 次读到这一点，它多么使我叹服啊：我常常在寂静明亮的月夜倾听着，那些奇妙的声音是否从风的 

飒飒声中发出来o"[5]95霍夫曼称音乐为“大自然的梵文”。不可理解的东西通过声音能被理解。在音 

乐中可以听到树木、花朵、野兽、石头和流水的歌声。在发亮的花朵中，歌声像银色的河水一样流 

淌。音乐在其本质上是浪漫主义的，因为它表现了作为世界的基础的无限性。在短篇小说集《谢拉 

皮翁兄弟》的对话《诗人和作曲家》中，霍夫曼详细地发展了音乐和浪漫主义相等同的思想。他声称， 

“音乐只有在浪漫主义王国才有回家的感觉。” 

顺便指出，作为纯粹的浪漫主义者，霍夫曼在长篇小说《公猫摩尔的人生观》中采用片断的方式 

进行叙述。片断是浪漫主义文艺批评所采用的形式。从形式上看，浪漫主义艺术批评和以往的艺术 

批评最大的区别在于，大部分浪漫主义者以“片断”、而不是完整论文的形式阐述美学思想。因为他 

们认为体系化是枯燥的理性的产物，和艺术家生动的、闪烁的思想火花不相容。艺术思维应该是具 

体的、直接的。这样，在德国浪漫主义美学中出现了明显地反对体系化的倾向。所谓“片断”，就是隽 

永短小、充满智慧的语录式文字。德国文学批评家施莱格尔(Friedrich von Schlegel，1772—1829)正 

是以片断成就了他作为浪漫主义文学批评奠基人的地位。 

霍夫曼在长篇小说中也采用片断的方式进行叙述，这是指省略、空白，以及极其缓慢地恢复事件 

之间的联系。在霍夫曼的小说中，片断是人物和事件更大的独立性。他的小说有发展的情节，但是 

情节进展得很慢。在人物身上没有表现出来的、沉睡着的东西对于浪漫主义者也是重要的0[2]482 

霍夫曼在欧洲文学中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和缪塞、英国作家狄更斯、俄 

罗斯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创作中形成了广泛的回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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